

情感·精神·人格

——浅谈人文性与语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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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课程实施以来，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大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关于语文学科姓“工”还是姓“人”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回答：语文课程的基本特性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是，在语文课堂上，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仍占主导地位，人文性仍被大家有意无意地冷落甚至忽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在课堂上的具体实施可以概括为三点：对学生情感体验的关注；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关注；对学生人格发展的关注。

[引言]

面包与水仙花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你有两块面包，你得用一块去换水仙花，因为面包是身体的粮食，水仙花是灵魂的粮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也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各人各有见解。如果从语文学科的特性来理解，“面包”可以理解为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水仙花”无疑是指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了。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叶圣陶有这样一句话：“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比如锯子、刨子、凿子等。”显然，叶圣陶更注重的是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他认为，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是人文性。我们暂且抛开这句话的片面之处，来谈谈新课程实施以后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的体现。

新课标阐明，作为现代社会要求的公民，应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形成健全的人格。这样的培养目标，其最佳途径、也是唯一的途径便是人文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在熏陶感染中逐步形成。这一方面的内容，在过去的教学中是比较薄弱的，是难以实现的。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教师与学生双向体验生命运动的过程。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尊重具体人的文化及其多样性，也是人文性的应有定义。

每个人都有阅读经历。在阅读中，首先吸引我们读者注意的应该是阅读的内容。我们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人世间的冷暖与爱恨，可以领略大自然的万种风情，可以面对古今中外的智者与他们进行心灵的沟通……这些无形的“精神粮食”远比那可操作的语言文字表达技能更能吸引人。而语文教学似乎“本末倒置”，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要求学生读准字词句篇段，要求学生学习阅读提示，要求学生思考课后习题，要求学生领会写作技巧，要求学生指出表达方式，要求学生分析重点段落……唯一与人文性扯的上一点联系的是让学生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这样一门没有生命更无精神情感的课程，难怪学生对语文越学越厌倦。　

站在新课程的旗帜下，我想，语文教学应该是引导学生带着感性的情感、思想及生命的律动，去领会理性的语言文字的独具匠心。我想从三方面谈谈我对语文学科人文性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一点理解。

一、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应体现为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宝玉生日那天，一帮人在怡红院行酒令。薛宝钗抽到的签是牡丹花，上头有这样一句：“任是无情也动人”。薛宝钗显然不是无情之人，她只是在封建礼教的约束、熏陶下将自己内心的情感隐藏罢了。然而看看咱们的语文课堂，“无情”之人、“无情”之事还真不少。

一位老师教学《我的战友邱少云》一课，当教学进入尾声之际，老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烈火在邱少云身上熊熊燃烧时，邱少云心里会怎么想？学生纷纷举手发言，说邱少云想着“我要坚持住，不能影响大局”、“我不能出声，不然战友们就会暴露”、……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邱少云想着自己的母亲，说不定还在想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我在场，我一定为这个有心、有情的孩子热烈鼓掌。然而，期待中的掌声始终没有响起。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时常忧心忡忡，现在的孩子太缺乏同情心了，他们的冷漠、自私让我们的教育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而这究竟是谁之过？难道怪学生“人之初，性本恶”？还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翻开我们的语文教材，《小珊迪》、《卖火柴的小女孩》、《月光曲》、《丑小鸭》……哪一篇文章不是洋溢着人世间最真、最善、最美的情感？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别人高尚情操的钦佩不都是让语文课堂流光溢彩的因素吗？为什么教师要一次次错过甚至扼杀呢？

在教学中，教师们应该利用美、利用形象，使教学触及到学生的情感世界，让学生的情感伴随着他们的认知活动，让学生的情感在对文本的不断熟悉中发展，随着文本的不断发展得到新的情感体验，并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倾注于文本的阅读中。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与文本互动的效果，即新课程所提出的“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可以说，没有情感，就谈不上人文熏陶；只有通过情感，通过长期的积淀和浸染，才能培养起学生的人文素养。

也许，有些老师更担忧了：对情感的关注，是不是预示着知识与技能的弱化？

新课程把教学目标设计为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前一句话就可以教会的知识和技能，为了体现后两者，势必要给学生让出几分钟，让他们通过自主、合作、探究来获得。这样一来，课堂就极不容易完成知识和技能目标。而知识和技能是硬性的，是可以量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是隐性的，它们的积累到底会给学生带来什么，眼前谁也看不见。所以，许多教师仍然抱着知识本位不放。但是别忘了，这三维目标是一体的，而不应该将三者割裂开来。教学活动应该将这三者进行有机的整合。

最理想的教学状况应该是这样的：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在兴趣盎然中，通过一定的过程与方法，掌握知识和技能。

二、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应体现为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

（一）   精神的对话

精神的丰富需要精神的灌溉。我们面对着学生，给予他们微笑，拍拍他们肩

膀，或抚摸一下他们的脑袋，亲近每一个学生，关心每一个学生。但是在语文课堂上，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触及学生的精神世界，用宽容和感动来聆听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

记得那一次，是在上一堂听说训练课——《我的家》。由于内容是学生身边

的，是他最熟悉的，经过准备之后，孩子们纷纷上台向大家介绍自己甜蜜的家。我为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喜悦而喜悦，为他们的幸福而幸福。又有一个学生上台发言，他口中的父亲宽厚正直，母亲贤惠能干。他说完后，我笑着接了一句：“老师一定要去你家认识一下你的好妈妈。”那个学生竟不敢看我，垂着眼匆匆下去了。事后，通过家访，我为自己的疏忽与失责懊恼不已。那个孩子根本没有父母亲。他的父亲很多年前过世了，母亲也改嫁多年了。是孩子的自尊与自卑迫使他在课堂上“撒谎”。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我给予了他更多的关注与爱。但是我想，如果他不能坦然面对自己失去双亲这个事实，他的生命始终不够开阔，他始终不能自由翱翔，他的精神世界始终不够明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意无意地向他提起他那慈爱的奶奶，善良的大伯，并向他推荐了《鲁滨逊漂流记》、《约翰·克里斯朵夫历险记》等书籍，让他的视野更开阔，从关注自己的伤痛，到关注他人的精神世界。

我想，教师与学生的精神对话，应该建立在相互的理解、信任上，建立在绝对的尊重、宽容上，也建立在无言的期待、感动中。

（二）   视界的融合

毫不留情地说一句，现在的有些教师对学生来说都已经“老”了。现在的孩

子已不是过去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了。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发现，教师不可能完全理解学生的思维，也不可能完全覆盖他们的知识面。这个时候，除了把机会交给学生之外，教师最应该做的是给自己充充电，只有师生的视界达到融合，精神的对话乃至一切对话才有可能产生，师生才有可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简而言之，所谓“视界的融合”，即寻找共同语言的问题。在课堂上，如果教师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学生角度，以他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用他们的认知衡量这个世界，并以此为入口引导学生、组织学生，那么，课堂氛围也许会更融洽、学生的学习也许更有效。

当师生的阅读与吸收的视界基本融合之后，我们还应注重经验的分享。这里经验的分享，既指教师与学生的经验互享，更指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课堂上，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充分的交流与讨论，甚至争辩，让学习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应体现为关注学生的人格发展

再没有什么比做人更重要了。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人们运用理性作准备。我们一切的教育教学工作，都是围绕着“人”来进行的。离开“育人”，“教书”也无从谈起。

语文学科学习的内容是祖国的语言文字，“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我们都记得都德的那篇《最后一课》，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法国人对法语的深深热爱、眷恋。新课标也提出，要培养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其实何止这些呢？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发展，是语文学科人文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语文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训练的学科。语文教育要通过一篇篇凝聚着作者灵感和激情，代表着人类精神财富的文章，去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的气质、修养、道德、品格、个性以及人生观。正如上文所说的，这种影响是隐性的，是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效果的。

我曾经听到过窦桂梅和王崧舟两位老师的课。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位老师在课堂上澎湃的激情。在台下的我每每听得热血沸腾。我想，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所能够感受的、所能够得到的，岂止是文本上的那一点内容？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灵魂在与文本、与老师的对话中的到了洗涤、净化和升华。在这样的课堂氛围中，文本中的正直、善良、宽容、谦和、悲天悯人……种种真善美的东西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必将深深地烙在学生的灵魂深处，在他们将来的成长道路中时时提醒着他们，也必将成为他们人生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最后，让我以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来作为结束：“教育，首先是关怀备至地、深思熟虑地、小心翼翼地触及学生的心灵。”没错，语文学科更是要如此。因为它的人文性，要求我们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精神世界、人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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